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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良友》画报与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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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予且的早期散文较多地刊载在民国时期的《良友》画报上。这些散文在内容上以市民生

活为表现对象，认同市民价值观念，重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艺术上以丰富的日常知识作为基础，

以生活中的小智慧加以调适，在肆意放谈中呈现出浓郁的市民趣味。这种趣味性呼应了《良友》

画报的编辑宗旨，与画报的日常生活图景相互映照，满足了庞大的市民群体的文化消费需要，对

海派文学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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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给予且的定位是现代通俗小说家，但他

最初却是以随笔散文为读者所熟悉的。1943 年，谭

维翰在《记予且》一文中回忆十余年前对予且的印

象时写道： “‘予且’两个字，我最初发现它大概

是在《良友画报》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

我并不懂什么叫做文学，可是‘予且随笔’却使我

在课余得到不少的喜慰；只是每当我看得起劲的时

候，底下没有了，我常常问自己，这样好的文字为

什么不多登两段呢？”
[1]
这段话道出了予且早期散文

的魅力，凸显出了散文以系列形式发表的吸引力，

以及《良友》画报之于予且散文传播的意义。那么，

《良友》画报和予且散文有着何种的偶合？予且早

期散文以什么样的特色引起读者的兴致，对海派文

学及中国现代散文又有何贡献？ 

一 

予且的早期散文，最初发表在赵家壁主编的《中

国学生》月刊上。该刊创刊于 1928 年 11 月，由良

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主要面对大学生，介绍全国

各大学学生校刊及优秀作品，因此在文学界的影响

有限，存世也不长，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刊。 

1931 年 9 月，予且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良友》

的第 61 期上。其时适逢《良友》创办六周年，该刊

为了提升自身的品位，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刊登比重。

梁得所在该期《编后记》中介绍到：“文字比前约多

三倍，因为每月只出一期的刊物，应该较为充实。

本期所刊，予且先生的《饭后谈话》共分六段，每

段一题，将按期发表。”
 [2]

这组散文发表《良友》第

61—66 期上，分别为《饭后的脸》（第 61 期）、《吃

饭的艺术》（第 62 期）、《何以解忧》（第 63 期）、《淡

巴菇》（第 64 期）、《茶之幸运与而厄运》（第 65 期）、

《司饭之神》（第 66 期）。此后，予且相继在《良友》

杂志上发表的散文作品还有《福禄寿财喜》（第 67

期）、《龙凤思想》（第 68 期）、《酒色财气》（第 69

期）、《天地君亲师》（第 70 期）、《予且随笔》（包括

《坐》、《甜蜜的家》2 篇，第 143 期）等。从发表时

间来看，除第 143 期的两篇散文发表在 1939 年外，

其余诸篇均发表在 1931—1932 年间，正值予且创作

的早期阶段。这些散文作品在刊出后，受到读者的

极大欢迎。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迥异于表达文人

抱负或情致的传统散文，具有浓厚的市民趣味，适

应了《良友》画报的刊载需要。 

《良友》画报创刊于 1926 年，30 年代初期已

成为上海、中国乃至世界华人界最受欢迎的画报，

素有“《良友》遍天下”的美誉。之所以产生这么

大的影响，是和其趣味化办刊宗旨是分不开的。

该刊第2期的卷首语曾谈到：“做工作到劳倦之时，

拿本《良友》来看了一躺，包你气力勃发，作工

还要好。常在电影院里，音乐未奏，银幕未开之

时，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四面顾盼还要好。

坐在家里没事干，拿本《良友》看了一躺，比较

拍麻雀还要好。卧在床上眼睛还没有倦，拿本《良

友》看了一本，比较眼睁睁卧在床上胡思乱想还

要好。”
 [3]

这种趣味性的办刊追求，迥异于严肃性

社会政治宣传刊物，极易受到读者市场的欢迎。作

为图文兼重的画报，它不仅仅表现在刊登的图片所

展现的色彩斑斓的都市时尚图景上，也表现在文

学作品上。该画报在第 61 期的宣传栏中写道：“本

刊以后增加有趣味有价值之文章，使读者除领略美

术图片之外，复得有实际的知识文字，读之有味，

手不肯释，材料异常充实。”这一点是和予且的散

文追求不谋而合的。在《说写做》一文中他谈到:

“人生出来只有哭、笑、睡觉、更无所谓庄严”，

“我们的文章是用笑脸写出来，方才有趣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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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便是文章的灵魂。”
 [4]

对于趣味化的共同追求， 

使得予且散文能够在《良友》画报上频频亮相。 

二 

1934 年末，《良友》第 100 期纪念特号刊登了一

组“本志读者一斑”的照片，展示了该杂志读者遍

布的社会各个阶层，包括主妇、现代女性、工人、

巡捕、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公

园的游客等等。为满足画报市民读者的阅读需要，

予且早期散文所写的都是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话

题，所表现的是普通市民的趣味。 

予且的散文表现出对市民价值观念的认同。他

曾这样自陈过：“这种表只要一块八毛钱一个，坏了

我便丢了它，也不拿去修理，然后再买一只新的。

就算一年换两个表，也花不了四块钱，而且我可以

随时地用新表”
 [5]

，体现的是市民阶级只追新潮不

求永恒的价值观念。予且为《良友》画报写作的散

文处处都表现出他对市民价值观念的肯定，在《吃

饭的艺术》一文中写到：“食是吃饭，色是性欲，二

者同等的重要。因为不吃饭就饿死，无性欲就没有

家庭社会”， 强调了食色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在一些散文中，他还通过生活具体情态，来消解宏

大的主题，反映市民阶级的趣味。对于萧统《陶渊

明传》中描写的“葛巾漉酒”这一表现文人洒脱的

逸事，他用世俗化的笔法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一个

穷苦的老头子，在烈日下拄着拐杖奔赴友人家，用

沾满了油垢和汗渍的头巾滤酒喝了，再把湿漉漉的

头巾戴上（《何以解忧》），在对生活细节的还原中，

消解了陶渊明真率超脱的诗化境界。 

予且重视市民日常生活的意义，并能从中挖掘

出趣味来。在《饭后的脸》中写到：“我看见过一个

刚吃饱了奶的小儿，真可爱。又看见过一个餐后闭

目养神的老人，觉得人类真是美的，虽老而不衰。

又看见一群商人，醉饱之后聚谈，令我觉得大地春

回，生气蓬勃。又看见主人请客，亦醉亦饱，宾主

尽欢，笑态可掬”。接下来，他谈到，如果仔细观察

的话，小孩子的鼻子上有许多青筋暴起来，老人脸

上的皮如同桑树皮，商人的脸上有着市侩气，请客

的主人满头是疮、客人中有流清鼻涕的——不在于

日常生活本身如何，而是如何去看待它，不同的目

光注视下，会有不同的景象和境界。予且在对市民

日常生活细致入微观察后升华出浅显的生活哲理：

“社会上许多好东西，因为认真一考察，便毫无趣

味了。一个美人脸，显微镜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着

皮，就不说显微镜，看久了也是生厌的。”
 [6]

 

予且所谈对象都是发生在普通市民身边琐屑小

事，无论是谈吃饭（《饭后的脸》），还是说抽烟（《淡

巴菇》），抑或是论喝茶（《茶之幸运与而厄运》），都

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市民趣味。

予且对都市世俗生活和市民的人生满怀着热情，因

而能对市民生活有着细密的观察和体悟。他用无数

逼真的细节来丰富其散文内容，生活色彩浓厚。在

《吃饭的艺术》中，他举出某人用筷子的技术极其

高明：“他在一桌筵席上，一样菜有一样菜的夹法，

从没有失着，滑的，粘的，硬的，大的，箝挟起来，

无不称心如意”，他写不善用筷子者的狼狈心理和动

作：“他改挟的时节，心里是老大不高兴，他偷偷地

四面一望，恐怕有人笑他夹不起来，末了他发现着

人家都在高谈阔论的没有注意到他，他方将那一块

低等的菜，放入口中，也陪着大家一下”
 [7]

。他又

用简单的语言，传神地写出囚犯、电影上的男女、

小孩子、学生、教员、孀妇、义赈会里的人、乞丐、

病人、兵队、送行者、街上的男女等等不同人吃饭

的不同方式。没有对市民生活极大兴趣和倾心的融

入，是无法写出来的。 

三 

在开始刊载予且散文的第 61 期的《良友》编后

记中，梁得所写道：“消解生活的枯燥，是《良友》

的一种责任。善意的建设，也是我们的主张，增长

知识和辅助修养的图画文字，用趣味的方式来发表”
 

[8]
。予且早期发表在《良友》画报上的以“市民趣味”

为表现对象的散文作品，在艺术形式形成了鲜明的

特色。 

首先，这些作品体现了予且的连类无穷的生活

想象力，由此及彼，由一及多，由具象而抽象，给

读者以无穷的艺术享受。 在和予且有着密切交往的

谭维翰看来，予且谈锋很健，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

本领，就是在连续谈论两三个小时的话后，自己和

谈话对象都不会感到厌倦。予且的这种谈话风被他

运用到了散文创作中。他的散文多为议论性的随笔，

形成杂谈式的文体风格。 

金克木认为中国人思维多是线性思维，他说：

“就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说，思维往往是线性的, 达

不到平面, 知道线外还有点和线也置之不顾。只愿

有一，不喜有二，好同恶异”
 [9]

。予且的思维方式

却是发散式的，他具有联类无穷的联想力，由某事

物生发开去，向日常生活散开，呈现出无所不谈、

纵谈无穷的特点。在《吃饭的艺术》一文中，予且

放谈“吃饭”这门艺术。针对有人认为吃饭就是简

单地张开口塞进食物再咽下去，而无艺术性可言，

予且指出，如是这样便不会有破唇破舌烫嘴的细节

了，进而写到人之吃东西不是蛇之食蛙，蛙之食虫，

牛之食草，再进而指出牛之食草的“反刍”也有艺

术意味，接着联想到其他脊椎动物，比如猫吃老鼠

就是意味深长。他还继续谈到，说到吃，就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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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嘴，进而联想到牙齿，联想到舌，进而联想到小

儿的舌和老人的舌，进而联想到狗舌。接下来，他

谈到：“吃，是一个行为，而且一个复杂的行为。这

繁杂的行为，有属于外部的，有属于内部的，讨论

的范围，是从手中得物时起，送入口中，嚼后入胃

为止，做食品的方法不在内，得食品时之状况不在

内，食品入口之次序也不在内。”
 [10]

在予且看来，吃

这样的“艺术”如果不划定范围就无法谈下去，话

题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尽情而谈，无

休无止。在《淡巴菰》中，他仅从“淡”、“巴”、“菰”

三个字眼借题发挥，就能生发出关于香烟和生活的

无穷联想。 

其次，予且散文趣味性以丰富的日常知识作为

基础，因而并不浅薄。予且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

华大学的教育背景，知识渊博，中西皆通，这就使

得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管什么话题，都能谈论自

如，无论是福禄寿财喜，还是天地君亲师，龙凤思

想，酒色财气，他无所不懂，无所不谈。尤其是在

市民日常生活题材作品中，他也能够自如地运用自

己了解的知识、典故、风俗、轶闻等去进行比照。

如在《吃饭的艺术》一文，在谈到有人不善用筷、

只好吃筷子上的余沥时，他以日本故事中的大神伊

奘那岐伊奘那美用长矛在太平洋中蘸水、滴成日本

的高山做比喻；在谈到将吃饭作为艺术来学习时，

他列出了学习书法和学习小提琴的种种复杂的技

法；在谈到用手拿食物的时候，他剖析了中西吃饭

分别用箸和刀叉的心理根源；他谈到了内地老板以

让出首座辞退店员的习俗、旧式婚礼媳妇到婆婆家

在中堂坐席的习俗，谈到中国和罗马的新娘新郎都

有将共食的一晚称为团圆饭的风俗等等。予且散文

中的这些丰富的知识，其用意并不是炫耀高深，而

是融入到世俗话题的议论中，拓展了生活的维度，

增加了散文的可读性。 

第三，予且散文的趣味性以日常智慧作为调适，

在肆意放谈中生发出智慧的闪光，使得散文妙趣横

生。他认为书这一人类表现思想最高深、最久远、

最完全的东西，一大半都是为了混饭吃而编而用而

读的，无论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书籍，还是国文百

日通、自荐尺牍、商人秘笈，以及生利指南、发财

新法等书均是如此，甚至还有人用圣经佛经拿来混

饭吃。当然，教人禁绝烟火者和白日飞升者除外。

这些即兴发挥的议论没有什么逻辑的必然性，但从

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又有一定的道理，因此能让

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天地君亲师》所谈的是对被人

供在中堂永受香火的所谓“五大”的种种不同解释。

前两种解释虽然庄重且冠冕堂皇，但作者都在质疑

后将之推翻。最后是作者给出的解释：针对学生不

长进，老师解释说，“天地君亲师”五者中自己被排

在最后，责任最小。这种出乎意料的解释属于神来

之笔，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能让人忍俊不禁。 

四 

《良友》画报为予且提供了作品发表的园地，

予且则以其散文对市民趣味的体察和表现，加强了

《良友》画报对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良友》画报

上刊载予且的“市民趣味”系列散文，具有一定的

文学史意义。 

首先，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体现了海

派文学精神的整体性和前后一贯性。在当下的文学

史叙述中，20 世纪 30 年代的海派文学以使用现代主

义手法表现目迷五色的都市新感觉而著称，40 年代

的海派文学则转向了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表现。事

实上，现代都市上海作为多面体，其摩登光鲜的一

面和普通日常的一面是同时存在的，对其表现也应

该如此。《良友》画报的图片在展现爵士乐队、摩天

大楼、赛马场、赛狗场、回力球场、电影海报的场

景及声光电化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也有“人行

道上的上海”的组图，铺排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场景。《良友》画报刊载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此，既有

穆时英的《黑牡丹》、叶灵风的《朱古律的回忆》、

施蛰存的《春阳》等新感觉派的摩登小说，也有予

且对普通市民生活的情趣的表现。予且散文的这种

审美维度，展现了海派文学丰富性，是 40 年代海派

文学表现市民生活的先声。 

其次，予且的“市民趣味”散文，开拓了中国

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中国被称为散文大国，散文

具有悠久的创作传统。从功能上看， “文以载道”

的观念根深蒂固，散文长期被视为“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多表达宏大严肃的政治主题。从传播

角度来看，古代散文主要用于上奏朝廷或是在文人

之间小圈子流传，其读者对象是达官贵族、文人名

士等。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有

人指出，“现代传媒对于作家的写作的意义在于，使

他们通过报纸期刊真正面对了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对

象，从而改变了散文作家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散文

文体的文化功能，使散文成为现代报刊的特殊文体

类型”
 [11]

。刊载在《良友》画报上的予且散文一反

传统散文的惯例，展示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都市

文化中的市民日常生活一面，以其较强的市民趣味

适应了市民读者对象阅读喜好，从而拓宽了我国散

文的表现领域。《良友》画报其时“每期印行四万份，

每月读者五十万人”，无疑对具有浓厚市民气息的中

国都市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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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internet ways 

BAO Yue-ying, LI Xin, ZHAO Liang 
(Kexin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Abstract:To cultivate socialist core valu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o matter we use the traditional theory 
education、social practice、cultural advancement or internet way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ur educators 
must be the real experts on socialist core value. If intern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unctions, we must 
establish “the internet thinking ”. That is to say, our work should be equal and consider fully the lower class. 
Moreover, our work also need to guide democracy with democracy、perfect the law with the law、cultivate the 
equality with the equality and construct the civilization with th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st core valu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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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明先生在谈论到予且散文时指出：“无论怎

样，‘趣味’还是他的中心，他的那条风景线是属于

市民的。市民惯常的兴趣，街头巷尾的情调和茶馆

酒肆间的意兴，养就了他的作风。”
 [12]

予且在散文中

表现出来的趣味是和《良友》画报“藉趣味的取材，

作阅者之良友”的宗旨相一致的。这些散文都是用

平常话写的平常人事，并不能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受，

但真切的生活感及其蕴含的趣味性，却能和《良友》

图片一道，给市民阶级以某种消遣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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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oung Compan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of  
Yuqie's early prose 

MAN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Most of Yuqie's early prose was published on The Young Compan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tent, they consider the citizen life as the performance targets, acknowledge the values of the citize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people's daily life. At the same time, regarding the artistic aspect, these 
proses are based on the rich daily knowledge and accommodated to the public interest with the help of exceptional 
intelligence. Then a great interest has been showed in the process of speaking freely and frankly. This kind of 
"public interest", which meets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needs of the large citizen group, echoes the editorial policy 
of The Young Companion, and act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ictures of people's daily life. In a sense, i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tyle and the modern Chinese prose. 
Key words: The Young Companion; Yuqie’ early prose; the public interest 




